
由成都西行，至宝兴县，中

央红军当年越大渡河、夺泸定

桥后来到这里，又从此出发，翻

越他们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

金山。2025年10月，夹金山隧

道通车，如今乘车过夹金山仅

需10分钟，而红军当年从清晨

到傍晚走了一天。伍修权在回

忆录中写道，开始说走一百步

便休息，走一步数一步，走到整

整一百步，就停下来喘几口气，

接着再数着走一百步。以后，

一百步也坚持不下去了，改成

走五十步休息一次，后又改为

三十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

少了，走不动也得走，否则就只

有永远躺在这里。

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

未闻的故事》中记载，过雪山

时，毛泽东没有穿棉衣。他的

警卫员陈昌奉一度几乎晕厥，

毛泽东帮了他一把。而毛泽东

停下来鼓励部队，自己也挪不

开步子，是陈昌奉帮他起身继

续行动。

过雪山“走不动也得走”

进入松潘毛儿盖，往北是

若尔盖草地。

青稞熟了，藏民躲进深山，

满地金黄找不到主人。

前敌总政治部立下铁规：

割多少，称清楚，刻在木板上，

插在田头。木板上写着：我们

割了青稞二百斤，这块木牌可

作凭证，归来后向任何红军部

队或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银

子、茶叶。

绝境见本色，危难显初心。

我们这支老百姓的队伍，用一块

块钉在田埂上的木牌，立起了人

民军队一心为民的不朽丰碑。

2008 年汶川抗震救灾期

间，看着一波波解放军官兵从

家门口经过，逆行冲锋在抢救

人民群众的道路上，杨明高老

人一下子想起当年路过夹金山

的队伍。老人说：“我就知道，

解放军是红军的娃娃！”

“解放军是红军的娃娃”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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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过去，红军长征沿途

经过的宝兴和阿坝州多地，是

大熊猫核心栖息地，但目前没

有看到红军遭遇大熊猫的记

载。当地人说，红军长征恰好

是 1929 年罗斯福兄弟成功猎

杀大熊猫后，西方博物馆掀起

“熊猫标本竞赛”的阶段。有这

样的描述：“1935年，红军长征

经过川西夹金山脉时，正与西

方的熊猫猎人擦肩而过。”那时

熊猫数量下降，见人便躲。猎

杀持续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后才终止。

如今，时常有人在红军长征

路线上看到野生熊猫，公路上不

时可见“你已进入大熊猫国家公

园”的提示牌。 肖遥

红军为何没碰上大熊猫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
夺泸定桥后，一举跳出国民党
军重兵包围圈。可喘息未稳，
数十万追兵便如影随形、步步
进逼，川东河谷要道尽数被川
军封锁扼守。向东的生路彻
底断绝。红军面临抉择：

第一条路线，西行川西北
阿坝地区，途经大片藏族群众
聚居区。因国民党长期的剥
削造谣，当地群众对汉族人心
存隔阂，戒备极深，行军途中
极易滋生矛盾、遭遇阻碍。

第二条路线，沿雪山东部
挺进茂县、松潘。这条路看似
地势平缓，实则早已被国民党
布下天罗地网，重兵层层驻
守，贸然前行无异于自投绝
境、以身涉险。

此时仅剩第三条路：翻越
海拔4000余米的夹金山。这
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
恶劣。但这条敌人兵力薄弱
的雪山险路，是争取会师、延
续革命火种的唯一生机。

1935年6月，红一、红四
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这
本是红军重整旗鼓、挥师北上
的大好时机，却出现了战略发
展方向的分歧。

党中央始终坚持北上，张
国焘却执意向西退。为解决
这个战略方针问题，中央政治
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
军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
甘革命根据地。

张国焘会上表示同意，但
借口给养困难，刻意拖延红四
方面军的行军集结，使松潘战
役计划被迫撤销。松潘县城，
被胡宗南重兵牢牢把守，正面
北上的大路，已经走不通了。

危局之中显定力，绝境之
下定乾坤。1935年8月4日
至6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
近召开沙窝会议，再次重申两
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方针：

“穿越松潘草地进入甘南。”红
军被分为左右两路，朱德和张
国焘指挥左路军，向阿坝方向
进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
领导右路军，进入了自然条件
极为恶劣的松潘草地。王强

红军为何要过草地雪山草地，风雨侵衣骨更硬

1936 年 7 月，红四方面军

第三次过草地，抵达葛曲河

畔。粮尽，毒草丛生。朱德总

司令发出“尝百草”号召，党组

织要求党员带头，在茫茫草地

筛选可食野菜。战士张思德虽

然还没有入党，但也主动加入

尝百草活动中，即便一次误食

毒草呕吐昏厥，他醒来第一句

话就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

其他同志！”

干部刘毅采下两株黄花草

珍藏，辗转 40 载，1975 年将它

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

国国家博物馆）。他附上留言：

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

的饿死、冻死在雪山草地，有的

战死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

这两株野菜伴我革命40年，时

时激励我艰苦奋斗。

两株黄花草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
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
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中最
艰险的一段征程。那里，至
今仍流传着许多故事。

夹金山下的硗碛藏族乡，91

岁高龄的杨明高讲话思路清

晰。1935年红军过夹金山时他

刚出生，他的人生和这支队伍的

故事同岁。

那一年，红军还没来，谣言

先到。国民党说红军是“赤匪”，

百姓躲进深山，村寨一空。藏族

青年特巴躲进山里时却发现：这

支队伍不进民房，睡屋檐下；买

粮给银元，借物打借条。

特巴第一个下山，并答应给

红军带路。夹金山海拔4000多

米，山上遍布雪塘，看着像路，踩

下是雪窝子。特巴教战士削“带

路棍”探路，叮嘱沿石头垒的“望

杆”走。杨明高的父母也随即下

山，跟着运物资、送粮食、当向导。

部队开拔那天，杨明高的父

母记得最清——干部带战士挨

家挨户问：门板还了没？铺草捆

好没？院子扫干净没？水缸挑

满了没？这一问，把百姓的心问

动了。

7天7夜，中央红军全部翻

过夹金山。红军送给特巴一盏

马灯，笑着叫他“马灯红”。后

来特巴改名马登洪，取“马灯

红”的谐音。那盏灯，他珍藏了

一辈子。

特巴改名为“马登洪”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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